
! ! ! !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
时候居然有人有意无意地曲解郑振
铎。陈福康指出，当时甚至还有人传
出来说郑先生跟周作人一样，做汉
奸了。上海沦陷以后，!"#!年以后
汉奸报纸上就公布过，日本方面要
召开一个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与
会者中就有郑振铎。有意思的是，这
天的郑振铎日记保存下来了。郑振
铎自己看到了这条报道，他在日记
里面写到了。当时他非常愤怒。
当郑振铎在上海殚精竭虑抢救

中国古籍文献之时，同样留在上海，
坚守在文化阵地，不仅给予郑振铎
莫大支持与帮助，甚至和他并肩奋
斗在同一战壕的，还有商务印书馆
董事长张元济、上海光华大学校长
张寿镛、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
考古学家、版本收藏家张凤举。那一
阵，五位爱国文化志士，目睹中华古
籍精华、珍贵文献处于险境，几乎每
天都要聚在一起，商讨抢救之策。他

们觉得事关保护抢救国家文化留
存，除了启动民间力量，政府也应该
担责。为此他们联名给重庆政府发
去电报，希望由政府来帮助做这一
工作。
电报发出不久，得到教育部长

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英
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复电同
意，除同意拨款外，并派中央图书馆
馆长蒋复聪来沪协商。最后商定由
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郑振铎、张
凤举五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
并订立如下七条办事细则：
一、本会设办事处一所，以干事

一人书记一人至二人组织之，办理
图书点查、登记、编目、及装藏事宜。
二、凡购买图书每部价格在五十元
以上者，须委员全体签字通过。三、
各委员购买图书，无论价格多少，均
须先行开单通知照办事处查核登
记，以避重复，再由办事处以书面通
知各委员征求同意。四、办事处应每
两星期将所购各项图书列清单及价
格送交各委员存查。五、重要之宋元
版及抄校本图书在决定购买之前，
应分别延请或送请各委员鉴定。六、
各委员需要抽查或检阅某项图书
时，办事处应于详细登簿后送去，收
回时并应即行销号。七、购得之重要
图书，于登记、点查、编目后，即应由
委员一人或二人负责督同办事处人
员装箱封存藏于缜密保管库房中，
每箱均应详列图书清单一纸。
抢救中国古籍文献工作的严谨

与慎重，通过这七条细则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而且公私分明。从现存当
年郑振铎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仁
的往来信函，可知凡发现线索或购

书，尤其是发现以及打算购买珍稀
和要价不菲的书籍文献，由大家商
量决定或互通声气，购买后登记造
册。下面是郑振铎写给张寿镛（咏
霓）两封书信中的文字：
前日在来青阁见到薛应旗 !宪

章录"一部#绝佳#索价五百元#$$

兹奉上#请鉴阅% !凡十册&但原为二

十册&并订之痕迹尚在% "此书绝罕

见# 所见为不全者% 此是天一阁旧

藏#初印干净#虽为万历初年刊#实

极可贵%$$我辈必须收下%先生以

为然否' !史料书不可与寻常集部相

提并论% "$$我辈访购#必须先有

见到新出书籍之机会# 然后方可选

择其精者% 致咏霓$民国%二十九年
二月二十三日

群碧楼书# 已约好菊老 (张元

济)#于本星期日至孙贾处阅定%详情

当续告% 兹奉上!辛斋存稿"一部#似

甚佳#乞酌定% 赵万里先生拟代购元

刻!乐府诗集"一部#兹将赵函及菊老

函#附奉#乞酌复%敝意此类书似不应

任出(其)流出国外也%天津李木斋书

已全部为伪方所得#为之一叹* 惜无

法救之矣*$$宋本!石林诗话"为光

华附近某西书肆之物# 索价三千#竟

已登!字林报"求售#欲售美金二百

元%闻先生已阅过%昨日我亦阅过%确

是好书%菊老亦阅过#还以五百元#彼

不肯售% 如为敌方或美国人所得#未

免可惜* 能设法一救否' 致咏霓$民
国%二十九年三月一日
咏霓即张寿镛。此信中因为有

一部书卖家开价售三千元，张元济
还价五百元，郑振铎怕无法成交而
流露出的着急之态溢于言表。阅郑
振铎这些信函，更让人感到可触可

摸的，是他在非常时期不顾一切保
护中国古籍文献的拳拳爱国之心。
诚如郑振铎在另一封致张寿镛信中
所道出的，“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
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
苦到底，自不至有人疵议。盖我辈所
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
之好坏，价之高低，知者自必甚明了
也& ”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所以在
具体操作上，“一方面固以节俭为
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
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
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
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
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
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
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
暖自知’。虽为时不久，而麻烦已极
多。想先生亦必有同感也。然实甘之
如饴！盖此本为我辈应尽之责也”。
在这样的过程中，郑振铎曾购得《盟
鸥堂集》三册，虽为残本，但其中“多
征倭史料”，所以虽“价昂至四十元，
亦收之”。

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
郑振铎是作家，也是学者，所以

格外重视史料。他曾表示，“关于史
料书，如实在罕见与无刻本者，即
（使）价昂，亦不能不收下也。此类
书，关系‘文献’最巨，似万不宜放
手”。在他看来，“在辛苦艰难之中，
奋斗缔造，有大成功，乃是一伟大之
事业也！”（诚如郑振铎一再表白的，
“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
不在饰架壮观，唯以实用及保存文
化为主”。“我辈之工作，完全为国
家、民族之文化着想，无私嗜，无偏

心，故可得好书不少，且眼光较为远
大，亦不局促于一门一部，故所得能
兼‘广大’与‘精微’”。（这其中的根
本原因，聚焦到一点，诚如他在用纫
秋山馆主人名义为《明季史料丛书》
写的序言中开卷所言：“语云，亡人
国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孙忘
其所自出，昧其已往之光荣，虽世世
为奴为婢而不恤。然史果可亡乎？
……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
矣。”郑振铎坦陈，为公家购书，要比
他为自己个人购书难许多。为自己
购书，出价高低，完全由自己决定；
为公家购书，则一分一厘也要较真，
往往不能由他一人说了算，须得履
行相应程序；有时还得征求多数人
同意。如有一次，郑振铎曾就嘉业堂
藏善本书目四册，整整研究考虑了
一个月，从中选出第一批拟购置书
籍若干种，提供给张元济先生过目，
听候意见；然后再送何炳松先生征
求意见。有时彼此意见不一致，还得
一次次沟通。如此一来，每为公家购
置一批书，其难度可想而知，以致郑
振铎感到时有心力交瘁之感。但也
正如郑振铎夫子之道的，一方面固
然觉得“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
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近虽忙迫，
然亦甘之如饴也”。另一方面，他也
深感“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
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且究竟
较驰驱战场上之健儿们为安适。每
一念及前方战士们之出生入死，便
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较之战士
们，我辈之微劳复何足论乎！”不以
自己从事的这份工作的特殊和艰辛
为标榜与自诩，这就是凸显在郑振
铎身上的文化志士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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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纪事（3）
! 陆其国

" 郑振铎与妻子高君箴

坚不可摧
!!!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秦忻怡

! ! ! ! ! ! ! ! ! ! ! ! ! !"#场景非常恐怖

艾伦仰起了脸，张大嘴贪婪地接雨水喝。
许多人扒光了膀子，让雨水尽情地冲刷满是
污秽的身子，他们伸出双手接雨水，快活地冲
洗着天然淋浴。
可是日本兵没等多久，只是雨稍稍小一

些时就催促战俘们上路了。这可苦了刚刚轻
松一下的战俘，道路被雨水浇得泥泞不堪，脚
踩在泥窝里怎么也拔不出来，浑身上下又溅
满了泥浆，战俘们个个像泥猴一样。而且菲律
宾的天气变化很快，转眼间雨过天晴，太阳像
火球一样烤晒着人们，湿衣服很快又被晒干
了，热得要命的天气又恢复了。
在庞大的战俘队伍中，有一个美国士兵

被俘时还穿着马靴，在半路上日本兵用刀划
破了他脚上的水疤，结果他得了痢疾，快病死
了，行走很困难。两个美国军人想架着他一起
走，一个菲律宾人冲他们三个大喊：“日本兵
过来了。”两个美国军人赶紧架起他，试图走
快一些。日本兵跑到他们面前，一刀捅透了这
个穿马靴士兵的身体。两个战友只好扔下他，
去追上队伍。
很快地，汤姆森身上的饼干和糖也被日

军搜去了。这点最困难时的救命稻草，也被日
军无情地榨干了。
就在战俘们行进的时候，素有“作战之神”

之称的日本中佐辻政信来到马尼拉。他是个狂
热的军国主义者，根本不想优待俘虏。他刚刚
在新加坡杀害了 '())多名华人，又揣着血迹
未干的双手跑到菲律宾来收拾美国人了。他煽
动第 !*军团的中下级军官的反美情绪，要他
们相信，他们和美国人打的是一场种族战争。
美国人和英国人一样，是不可饶恕的殖民主义
者。对待俘虏，无论他们放不放下武器，都应统
统杀掉，美国人跑到亚洲来送死，罪有应得。至
于对那些菲律宾俘虏，也不能心慈手软，因为
他们是亚洲人的叛徒，美国人的走狗。
行进中，不断遇到的尸体挑战着艾伦的

精神状态。在一处散兵坑里，他看到尸体因为
没有人收殓，终日曝晒在烈日下，一具又一具

地肿胀起来，像水桶似的乱七
八糟地躺着。有些尸体是被炮
弹炸飞过的，这儿一只大腿那
儿一只胳膊，有些尸体可能是
肉搏时被刺刀刺中的，肚子上

的裂口肿胀起来，非常恐怖的皮开肉绽着。
漫天的乌鸦并不理会艾伦的忧伤。它们

围着尸首恣意地盘旋，啄食，甚至对这些打扰
者有些不满，胆小的飞走了，胆大的根本不
惧，继续用长长的喙叼出死尸肚子里的肠子。
沿着 +,)公里即 -'英里的公路，战俘们

行进了 "天。作为本间雅晴的文官顾问，+"*,
年 ,月由东条英机派往菲律宾的村田省藏，
曾坐汽车走过这条公路，因为在公路上看见
了非常多的尸体，于是触动了他向本间中将
询问这一情况的念头。后来，村田省藏在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说.“我只是因为看见了
这些死尸向他问一下，并没有发什么抱怨。”
艾伦和他的朋友到了圣费尔南多后，即被

塞进了铁路货车车厢里。货车车厢地方狭小，
要求众多的战俘必须站着。因为疲劳和通风不
够，所以在车厢中死了许多人。即使这样，艾伦
觉得比起徒步行走，还是值得庆幸的。
一名在关押中死去了的，喜欢写诗的士

兵，记下了巴丹半岛上麻木的行进者们：“这
次痛苦的行进，我落下了；在路边，仅留下一
具尸体。”
一位幸存下来的美国医生说，在奥德内

尔战俘营中关押的战俘“暴露着他们的白
骨”。这个战俘营更多充当的是一个中转站，
大多数战俘在那里仅仅关押了不到两个月，
就被转移到卡巴纳端战俘营。但奥德内尔对
于战俘们而言，是经历死亡行军后的又一次
可怕体验。

奥德内尔战俘营坐落在一片大平原上，
原来是菲律宾陆军建造的一座兵营，还没建
完就因战争爆发停工。营房外设有高高的铁
丝网，日本人在这座旧营房周围建起木制岗
亭，里面的机关枪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浑身污
秽的战俘。铁丝网内，一些只有竹子架子和盖
着草顶的废墟，整个营区一派荒芜，到处是一
簇簇没人膝盖的白茅草。

战俘们缓缓地走进飘着太阳旗的战俘
营，大家被赶到一块草地上。看守们逐个搜
身，没收了战俘们身上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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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在韩国，有了更好的视野和医术平台，胡
蓝加倍努力，一有机会就细心观察韩国医生
的手术，揣摩手术方案，翻阅资料加以印证，
然后，在临床实践中提高技艺。经过一段时间
的进修，果然医术又有长足进步。
这段时间金牡丹生活还算安逸，可是，远

在海南的笛箐，虽然和张乐开了一个整容门
诊部，起初病源很多，在远近小有名
气，两人的收入也有迅猛的提高。但
是，张乐发达后，其本性又开始张扬
起来了，喜欢上夜总会泡妞，喜欢泡
吧，喜欢和网上恋人耗时间，耗精力。
笛箐有时候忍不住说他几句，双方常
常激烈争吵。

胡蓝在韩国的进修过程中医术
越来越精湛，越来越得到韩国同行的
青睐。她的导师金教授在为她饯行时
非常留恋地说：“你是我所有学生中
最用功，也是最为优秀的，可惜你要
回国了。”胡蓝谦虚地说：“谢谢老师
一年来的悉心带教。”

金教授赞叹：“你能应用黄金分
割原理，结合计算机设计预案，模拟手术效
果，的确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让我感到惊
讶，也让我觉得欣慰。”
胡蓝微笑道：“老师还有什么教导吗？”金

教授举起酒杯喝了一口，说：“现在还有什么
教导啊？该教的都教了，我倒是有一个问题想
请教。”
“什么问题？只要我答得上来。”
“你好像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创伤整容上，

而不是放在把美容整容上，你知道为什么美
容整容比创伤整容更容易赚钱？”金教授问。
胡蓝不假思索地回答：“把一个本来就充

满活力的妙龄姑娘整容成大众美女，这只是
锦上添花；把一个脸部严重烧伤，精神压力巨
大的女人整容成妙龄姑娘，哪怕是相貌普普
通通的姑娘，那就是雪中送炭。这才是整容医
学最高的境界。”
金教授感慨万分：“对，对，医学的根本就

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只是医学的完美。”
下午，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一会

儿，胡蓝在柳莺的陪伴下走出候机大厅，上了
医院派来的汽车。车上，柳莺问：“这么多时间

在外，除了你父母外，你最惦记的人是谁？不
会是我吧。”“金牡丹。”胡蓝答。
柳莺拍了拍她，说：“看来你最挂念的依

然是圆金蝴蝶梦。”胡蓝说：“有梦才会有追
求，有追求才会有动力，有动力才能够真正跨
出去。只可惜我刚跨出去一步就被绊了一跤，
当我好不容易重新爬起来时，合作者早已经
远走高飞。”“我知道笛箐、金牡丹会重新回到

你身边，你那个梦想一定会实现。”
那天清晨，笛箐刚上班正在休

息室换白大褂，就听见外面有人砰砰
地敲门，她一边问：“谁啊？”一边准备
去开门。胖大海护士快步走进来告
诉她：“笛医生，有个病人脸部非常僵
硬，一清早就来门诊大厅大哭大闹。”
笛箐大吃一惊，打开房门问道：“哪个
病人？”胖大海护士回答：“就是昨天
那个注射肉毒素瘦脸针的。”
笛箐问：“那张医生呢？”胖大海

护士回答：“他？他不是和你在……”
笛箐答：“没有啊，这段时间他神情
恍惚的，昨夜没回家，说是有亲戚来
要他陪。”胖大海护士说：“不会吧。”

笛箐惊讶地问：“你怎么会知道？”
正当胖大海护士刚要含含糊糊回答，那

个病人就在家属陪同下已经闻声寻来，气呼
呼地说：“就是这位医生。”笛箐赶紧走到她面
前，问：“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你看看她的脸僵硬得像死

猪。”病人丈夫怒吼道。笛箐马上安慰道：“别
急，别急，我给你查一查。”
“什么别急，别急。如果是你挨上了，你会

不急吗？”他家属怒气冲冲地说道。笛箐努力
保持平静，说：“那总得让我检查后再说吧。”
病人丈夫质问：“可以，你们还有一个感觉很
好的张医生呢？他昨天不是拍拍胸脯担保没
事吗？今天躲在哪里啊？”笛箐说：“我昨天也
是当班医生。我负责。”
笛箐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病人反应非常

厉害，来到家属前面，说：“也许是过敏吧。”
病人焦急地问：“那怎么办？”笛箐安慰

她：“我们会尽量想办法医治。”病人急切地
问：“如果医治不好，我的脸从此就这么僵硬
下去了？”笛箐只能模棱两可地解释：“难说，
但愿不会。”


